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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菊（Matricaria recutita）为菊科母菊属一种多用途的芳香、药用植物。综述了近年来国内

外学者在母菊活性成分、生物活性、功能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概况，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母菊属

植物资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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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tricaria recutita，belonging to the genus Matricaria of the Compositae family，is a 

general-purpose aromatic and medicinal plant.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progress of studies on the active 

composition，biological activ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atricaria recutita researched by the savants 

at home and abroad，which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on further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enus 

Matric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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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菊属（Matricaria L.）植物为菊科（Compositae）春黄菊族（Anthemideae）。该属有 7 个种，

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西部、北部和东部）、地中海、非洲南部以及美洲西北部（Bremer，1994）。

中国有 2 种，即母菊（Matricaria recutita）和同花母菊（Matricaria matricarioides）（吴征镒，2010），

它们都具有杂草的性质。 

母菊属植物在欧洲、美国及日本等早已被广泛利用，成为众所周知的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但

是在国内对其尚未进行大规模的深入开发研究。本文中通过综述母菊的生物学特性来展示其多元开

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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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菊的生物学特性 

母菊（Matricaria recutita L.；英文名 Scented Mayweed，German or Hungarian Chamomile），为

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无毛。茎高 30 ~ 40 cm，叶为二回羽状全裂，无柄。头状花序异型，直径 1 ~ 

1.5 cm，在茎枝顶端排成伞房状，舌状花 1 列，为白色；管状花为多数，花冠黄色。花果期 5—7 月

（吴征镒，2010）。 

母菊原产于欧洲，在德国、法国、匈牙利、俄国、印度等地有栽培（Shiva et al.，2002；Bhattacharjee，

2005）。在中国新疆北部和西部也有栽培，主要生于河谷旷野和田边（吴征镒，2010）。 

母菊生命力很强，可以适应各种类型的土壤和环境（Shiva et al.，2002；Bhattacharjee，2005），

甚至可在碱性土地上生长，在 pH 8.0 ~ 9.0 的碱地上仍然可以正常生长（Tucakov，1957；Shiva et al.，

2002）。 

母菊在平原和海拔 2 000 m 的地方均可生长，只是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不同。在热带和亚热带的

平原地区可以冬播，大概每年 10 月早期播种，而花期在次年的 2—4 月；在海拔 2 000 m 的地方可

以夏播，花期为 5—6 月（Bhattacharjee，2005）。另外，母菊更适合生长在稍微干燥的土壤中，在

夏季很干热的季节里，只需要少量的灌溉即可；母菊生长的最适条件是温度 30 ~ 32 ℃和空气相对

湿度 40% ~ 50%（Tucakov，1957；Shiva et al.，2002）。 

2  母菊的活性成分研究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母菊的活性成分的研究。研究发现母菊花序含

有 120 多种化学成分（Mann & Staba，1986），其中包括 28 种萜烯类物质，36 种类黄酮类物质和 52

种其它物质，如有机酸、香豆素等（Lawrence & Tobacco，1996）。而从母菊花序中获得的挥发油主

要成分是母菊薁和 α–红没药醇及其氧化物（α–氧化红没药醇 A 和 α–氧化红没药醇 B 等）

（Mimica-Dukic et al.，1993；Povh et al.，2001b；McKay & Blumberg，2006）。 

母菊薁，又称兰香油薁，它是在蒸馏过程中由母菊素形成的，而母菊素存在于新鲜头状花序中

（Sousa et al.，1991）。母菊薁的形成能够被超临界 CO2 提取法最小化（Povh et al.，2001b），因此

可以控制精油中母菊薁的含量。Orav 等（2010）研究发现母菊精油中主要的活性成分是 α–氧化红

没药醇 A（3.1% ~ 56.0%）、α–红没药醇（0.1% ~ 44.2%）、α–氧化红没药醇 B（3.9% ~ 27.2%）、

顺式–烯炔双环醚（8.8% ~ 26.1%）、母菊薁（0.7% ~ 15.3%）、斯巴醇（1.7% ~ 4.8%）等。母菊提

取的精油量和质量受不同生长条件（如肥料施用量、灌溉、农药使用量等）影响不明显，但是受生

长地区和加工过程影响很大（Salamon & Honcariv，1994；Povh et al.，2001a；Szoke et al.，2003）。 

研究发现，一些类黄酮和酚类化合物在母菊头状花序的不同部位（花托、舌状花和管状花）均

被检测出来。其中主要的类黄酮类物质，芹菜素（16.8%）、槲皮素（9.9%）、万寿菊甙（6.5%）、木

犀草素（1.9%）和它们的糖配体存在于全花中（Mulinacci et al.，2000；Barene et al.，2003）。然而

高达 68.6%的芹菜素存在于花托中，在舌状花和管状花中仅存 0.8%和 0.9%；槲皮素在花托中的量较

低，为 2.1%，而在舌状花和管状花中高达 10%和 12.4%（Mulinacci et al.，2000）。Mulinacci 等（2000）

还发现 39.1%的肉桂酸和 25.8%的酚类物质存在母菊的全花中。 

野生母菊和栽培母菊在矿物质和活性成分含量上也存在差异。野生母菊含有的矿物质种类更加

丰富，而栽培母菊所含有的 K/Na 和 Ca/Mg 比率更高一些（Maday et al.，2000）。Szoke 等（2004）

以匈牙利野生母菊与栽培种匈牙利 BK-2 和 German Degumil type 为材料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母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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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油产量均不高，但野生母菊相对栽培种精油含量稍高一些；野生母菊的 α–红没药醇含量高达

48%，而 BK-2 中 α–氧化红没药醇 A 的含量较高，为 36%。 

3  母菊的生物活性研究 

3.1  母菊的消炎功效 

早在几百年前，母菊就被古人用作消炎止痛的良药，并且目前母菊的消炎功效已被诸多学者通

过试验得到了验证，其中的消炎成分也已被研究清楚。 

Shipochliev 等（1981）用冷冻的干母菊精油对有炎症的小鼠进行处理，结果发现，炎症反应和

白细胞渗透现象都受到了抑制。Tubaro 等（1984）研究发现，母菊精油能有效治疗小鼠耳内的浮肿，

并且这种有效的母菊精油的主要成分是：α–红没药醇、红没药醇氧化物、芹菜素及其配糖物和母

菊薁。 

Della 等（1990）对盐酸卞达明、新鲜母菊提取物和干母菊提取物对浮肿小鼠的消炎功效进行比

较，结果发现，盐酸卞达明和新鲜母菊提取物的消炎功效一样都较强，而干母菊提取物的消炎功效

略低一点；试验中的新鲜母菊和干母菊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红没药醇、母菊素和芹菜素。由此可以

知道母菊具有消炎功效，有这种功效的主要成分是红没药醇、母菊素和芹菜素。 

3.2  母菊的抑菌功效 

母菊提取物具有抑菌功效。母菊提取物能够抑制金葡萄球菌、链球菌和白念珠菌等的活性

（Michel & Zäch，1997；Trovato et al.，2000；Baronets et al.，2001；Chung et al.，2007）。 

母菊对细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因为其提取物中含有的类黄酮类物质，很多其它含有类黄酮类物

质的植物也具有抑菌作用（Trovato et al.，2000）。 

Soliman 和 Badeaa（2002）研究发现母菊精油对两种曲霉菌（A. flavus，A. parasiticus）和串珠

镰刀菌（F. moniliforme）也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试验中还发现，母菊精油浓度达到 3 000 μg · mL-1

时对真菌的抑制程度才有 91% ~ 95%，而百里香和桂皮的精油浓度在小于 500 μg · mL-1 时就已经具

有很强的抑菌作用，可见母菊仅具有中等强度的抑菌功效。 

研究还发现母菊的提取物对骨髓灰质炎病毒和疱疹也有抑制作用（Aggag & Yousef，1972；Koch 

et al.，2008）。 

另外，母菊的水提取物和酒精提取物所具有的杀菌强度是不同的，Khalid 和 Talal（2003）经过

试验证实了母菊的水提取物对于抑制酵母等真菌的活性更强，而酒精提取物对抑制细菌则表现出较

强的活性。 

3.3  母菊的其它功效 

母菊从古老医药不发达的年代开始，一直被西方人们视为大自然所恩赐的花草圣药，用来治疗

各种疾病。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研究发现，母菊不仅具有上述药用功效，还具有抗氧化、抗诱变、止

痒、解痉、治疗溃疡、抗癌等功效（Kuo & Yang，1995；Birt et al.，1997；Hernandez-Ceruelos et al.，

2002；Lee & Shibamoto，2002；Khalid & Talal，2003；Kobayashi et al.，2005；Maschi et al.，2008；

Martins et al.，2009）。 

随着对母菊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潜在的药用价值和功效逐渐被证实，因此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

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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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母菊的栽培及加工 

母菊多用种子播种（Shiva et al.，2002）。播种量为 1 kg · hm-2，首先将种子播种在苗床上，发

芽后的两个月内将其移栽到土地上，移栽距离为 30 cm × 30 cm。要求每公顷的土壤中大概含有 60 kg

的氮、50 kg 的氧化钾及 25 t 的厩肥（FYM）。移栽的时间平原地区在 11 到 12 月间，山地地区在 6

到 7 月间（Shiva et al.，2002；Bhattacharjee，2005）。 

母菊的利用部位主要是其头状花序，头状花序较其它部位所含的挥发油含量高。采摘主要是在

阳光不强烈的时侯进行，大概是每天的上午或下午 2 点以后（Tucakov，1957）。新鲜母菊花序产量

3 500 ~ 7 000 kg · hm-2（Bhattacharjee，2005）。 

收获的母菊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不同的干燥方法影响母菊花序中挥发油的含量。主要的干燥方

式有阴干和热干燥法。阴干主要是将收获的母菊花序平铺到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通过风将其吹干，

但是这种方式经常受到天气的限制，一旦遇到阴雨天气就会使干燥时间延长，这不但影响挥发油的

含量，还影响花的色泽；热干燥法在温度高于 40 ℃的条件下，只需要 2 ~ 4 h 就可完成花序干燥

（Tucakov，1957）。母菊花序在 20 ~ 24 ℃条件下阴干的收获量大概为 12 001 kg · hm-2（Bhattacharjee，

2005）。干燥后的母菊花序用作药材或香料等。 

5  母菊的应用研究 

母菊是很早就被人们所知的药用和芳香植物，在欧洲、美国及日本等早已被广泛利用。母菊因

其所具有的多种药用功效，已被用作药用化妆品成分（Yarnell et al.，2002；Thornfeldt，2005），含

有母菊挥发油的软膏、霜剂和洗液在欧洲被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病。 

母菊最普遍的应用是被制作成茶。母菊茶是由干燥的头状花序制作而成的，并且母菊茶的生物

活性功能和对人体健康潜在的益处已经通过体外试验和动物模式研究所证实，如抑菌、消炎、解痉、

治疗溃疡、抗氧化等（McKay & Blumberg，2006）。Chizzola（2008）报道一杯母菊茶可以平衡人体

一天对矿质元素的需要。母菊茶在西方已经被广泛接受，而在中国尚未得到普及。 

近年来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其中耕种地土壤的重金污染问题

就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产力，还影响食物和饲料作物的品质安全

（McGrath et al.，2002）。目前国外很多学者已经研究发现，母菊对镉（Cd）、铜（Cu）和镍（Ni）

具有耐受性，在这几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母菊仍能正常生长（Pavlovic et al.，2006；Kovacik et al.，

2008，2009b）。Pavlovic 等（2006）研究镉对母菊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浓度的镉在母菊体内

积累对母菊的生长和生理功能没有抑制作用；Kovacik 等（2009a）在母菊的培养过程中分别加入不

同浓度的镉和铜，并设置对照进行对比试验，培养数天后发现，随着外界提供镉和铜可溶性溶液浓

度的不断提高，母菊叶部和根部中镉和铜的含量也逐渐增高，并且发现高浓度的铜对母菊具有毒害

作用。Kovacik 等（2009b）研究镍对母菊生理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镍在母菊体内的积累对

于其生物量、含水量、木质素含量等都没有影响，而且高浓度的镍积累增加了根部的可溶性蛋白含

量。 

以上结果表明，母菊对重金属具有很强的耐受能力，因此在镉和镍污染的土壤上大规模种植母

菊，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而且在水土保持、土壤改良和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的维持等方面起着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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